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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語絲
吳康民

在
日
本
大
阪
以
至
其
他
日
本
大
城

市
，
大
街
小
巷
，
都
可
以
看
到
眾
多
的

自
行
車
︵
單
車
︶
穿
梭
前
行
。
騎
車
的

男
女
老
少
，
都
自
得
其
樂
。
這
些
車
子

往
往
騎
上
行
人
路
，
人
群
也
彼
此
相

讓
，
並
無
口
出
怨
言
。

自
行
車
本
來
是
中
國
的﹁
國
車﹂
。
在
上

世
紀
三
十
年
代
，
當
我
剛
讀
中
學
時
，
自
行

車
是
奢
侈
品
，
是﹁
身
份
的
象
徵﹂
，
只
有

地
主
富
豪
的
子
弟
，
才
能
騎
自
行
車
上
學
。

我
們
這
些
城
市
貧
民
子
弟
，
只
有
羨
慕
的
份

兒
。
就
是
到
了
六
七
十
年
代
，
自
行
車
也
是

內
地
的
奢
侈
品
，
許
多
有
港
澳
關
係
的
內
地

人
，
希
望
海
外
親
戚
贈
送
的
，
便
是
自
行

車
、
收
音
機
、
手
錶
、
衣
車
的﹁
三
轉
一

響﹂
。

改
革
開
放
以
後
，
內
地
經
濟
轉
活
，
不

少
人
先
富
起
來
，
於
是
嫌
自
行
車
速
度
太

慢
，
有
錢
的
便
改
駕
電
單
車
，
一
時
呼
呼

響
的
電
單
車
︵
摩
托
車
︶
到
處
跑
，
空
氣
污
染
嚴

重
。
於
是
九
十
年
代
，
有
些
城
市
有﹁
禁
摩﹂
之
舉
，

即
不
發
電
單
車
牌
照
，
好
像
廣
州
和
東
莞
都
曾
有﹁
禁

摩﹂
的
。

進
入
新
世
紀
，
中
國
人
更
富
起
來
了
，
中
國
的
小
汽

車
，
在
二
十
年
間
，
竟
在
產
銷
方
面
，
居
世
界
第
一
。

不
僅
在
大
城
市
小
汽
車
堵
塞
路
面
，
中
小
城
市
同
樣
堵

車
，
至
此
，
自
行
車
不
再
吃
香
。

十
多
年
前
漫
遊
西
歐
，
在
荷
蘭
見
到
街
頭
的
自
行
車

特
別
多
，
而
且
到
處
設
有
自
行
車
停
車
場
。
一
問
之

下
，
知
道
不
是
荷
蘭
人
買
不
起
小
汽
車
，
而
是
喜
歡
騎

自
行
車
，
既
可
作
交
通
工
具
，
又
可
起
健
身
作
用
。

但
中
國
人
喜
歡
炫
富
，
好
像
家
中
沒
有
小
汽
車
，
會

讓
人
看
不
起
。
況
且
許
多
小
型
的
汽
車
，
價
格
都
在
十

萬
元
以
下
，
一
般
受
薪
白
領
，
大
都
可
以
買
得
起
，
更

遑
論
那
些
土
豪
權
貴
了
。

奇
怪
的
是
台
灣
本
來
也
是
小
康
地
區
，
但
仍
然
是
摩

托
車
如
蜜
蜂
一
樣
，
充
斥
街
巷
，
更
停
上
行
人
通
道
，

令
人
寸
步
難
行
。

有
醫
生
告
訴
我
，
由
於
運
動
量
太
少
，
希
望
我
購
置

一
架
固
定
的
自
行
車
在
家
中
作
為
運
動
器
具
。
車
是
買

了
，
因
生
性
懶
惰
，
總
提
不
起
勁
每
天
踩
車
半
小
時

︵
醫
生
的
囑
咐
︶
。

騎自行車

余
光
中
先
生
的
︽
敲
打

樂
︾
，
共
收
錄
了
十
九
篇
詩

作
，
是
他
於
一
九
六
四
年
至

一
九
六
六
年
第
一
次
赴
美
時

的
創
作
。
遠
赴
美
國
的
他
，

更
充
彌
着
憂
民
憂
國
的
情
懷
。

詩
人
看
到
異
國
的
先
進
、
強
大

和
繁
榮
，
相
對
自
己
祖
國
的
沉

淪
、
落
後
和
封
閉
，
感
懷
山
河
，

因
而
﹁
要
快
樂
也
快
樂
不
起

來﹂
，
有
一
種﹁
文
化
充
軍﹂
之

感
。不

少
人
把
這
首
詩
歸
納
為﹁
鄉

愁﹂
抒
情
詩
。
我
覺
得
這
首
詩
應

是
政
治
抒
情
詩
，
格
調
昂
揚
高

吭
，
音
節
激
越
嘹
亮
，
氣
勢
磅

礡
。這

首
詩
不
分
段
落
，
意
象
繁

複
，
層
層
遞
進
，
一
氣
呵
成
。
與

此
同
時
，
也
可
視
為
詩
人
的﹁
言

志﹂
悲
壯
之
作
，
茲
擇
其
中
的
詩

句
︱中

國
中
國
你
跟
我
開
的
玩
笑
不

算
小你

是
一
個
問
題
，
懸
在
中
國
通

的
雪
茄
煙
霧
裡

他
們
說
你
已
經
喪
失
貞
操
服
過

量
的
安
眠
藥
說
你
不
名
譽

被
人
遺
棄
被
人
出
賣
侮
辱
被
人
強
姦
輪
姦

輪
姦中

國
啊
中
國
你
逼
我
發
狂

華
盛
頓
紀
念
碑
，
以
及
林
肯
紀
念
堂

以
及
美
麗
的
女
神
立
在
波
上
在
紐
約
港

三
十
六
柱
在
仰
望
中
昇
起

拱
舉
一
種
泱
泱
的
自
尊

皆
白
皆
純
皆
堅
硬
，
每
一
方
肅
靜
的
科
羅

拉
多一

吋
也
不
屬
於
你
，
步
下
自
由
的
台
階

白
宮
之
後
曼
哈
吞
之
後
仍
然
不
快
樂

不
是
不
肯
快
樂
而
是
要
快
樂
也
快
樂
不
起

來
蒲
公
英
和
風
信
子

五
月
的
風
不
為
你
溫
柔

大
理
石
殿
堂
不
為
你
堅
硬

步
下
自
由
的
台
階

你
是
猶
太
你
是
吉
普
賽
吉
普
賽
啊
吉
普
賽

沒
有
水
晶
球
也
不
能
自
卜
命
運

沙
漠
之
後
紅
海
之
後
沒
有
主
宰
的
神

雨
果
曾
說
過
，﹁
詩
，
就
是
愛﹂
，
余
先

生
愛
他
的
祖
國
之
情
恍
如
如
火
如
荼
的
一
埕

烈
酒
，
令
人
亢
奮
、
血
脈
賁
張
。
詩
人
因
大

愛
而
生
大
恨
，
哀
其
不
幸
、
怒
其
不
爭
的
憤

懣
之
情
處
處
流
露
。

當
詩
人
面
對
重
創
的
祖
國
時
，
不
禁
為
之

發
瘋
︱

中
國
中
國
你
哽
在
我
喉
間
，
難
以
下
嚥

東
方
式
的
悲
觀

懷
疑
自
己
是
否
年
輕
是
否
曾
經
年
輕
過

（
從
未
年
輕
過
便
死
去
是
可
悲
的
）

國
殤
日
後
仍
然
不
快
樂

仍
然
不
快
樂
啊
頗
不
快
樂
極
其
不
快
樂
不

快
樂這

樣
鬱
鬱
地
孵
下
去

大
概
什
麼
翅
膀
也
孵
不
出
來

中
國
中
國
你
令
我
早
衰

白
晝
之
後
仍
然
是
黑
夜

一
種
公
式
，
一
種
猙
獰
的
幽
默

層
層
憂
愁
壓
成
黑
礦
，
堅
而
多
角

無
光
的
開
採
中
，
沉
重
地
睡
下

我
遂
內
燃
成
一
條
活
火
山
帶

我
是
神
經
導
電
的
大
陸

飲
盡
黃
河
也
不
能
解
渴

捫
着
脈
搏
，
證
實
有
一
顆
心
還
沒
有
死
去

還
呼
吸
，
還
呼
吸
雷
雨
的
空
氣

我
的
血
管
是
黃
河
的
支
流

中
國
是
我
我
是
中
國

每
一
次
國
恥
留
一
塊
掌
印
我
的
顏
面
無
完

膚
中
國
中
國
你
是
一
場
慚
愧
的
病
，
纏
綿
三

十
八
年

該
為
你
羞
恥
？
自
豪
？
我
不
能
決
定

我
知
你
仍
是
處
女
雖
然
你
被
強
姦
過
千
次

中
國
中
國
你
令
我
昏
迷

何
時

才
停
止
無
的
爭
吵

我
們

關
於
我
的
怯
懦
，
你
的
貞
操
？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末
期
，
對
於
中
國
人
，

那
是
一
個
災
難
的
年
代
，
也
是
一
個
傷
痛
的

年
代
。
每
一
個
中
國
人
都
感
到
難
過
滴
血
，

何
況
是
一
位
多
情
的
詩
人
。

余
先
生
自
稱
，
身
處
美
國
的
他
，﹁
有
感

於
異
國
的
富
強
與
民
主
，
本
國
的
貧
窮
與
封

閉
，
而
在
漫
遊
的
背
景
上
發
為
憂
國
兼
而
自

傷
的
狂
吟
，
但
是
在
基
本
的
情
操
上
，
卻
完

全
和
中
國
認
同
，
合
為
一
體
。﹂

﹁
本
國
的
貧
窮
與
封
閉﹂
令
他
焦
慮
不

安
，
從
而
憤
極
而
訴
之
筆
端
。

英
國
詩
人
華
滋
華
斯
曾
說
過
：﹁
一
切
好

詩
都
是
強
烈
情
感
的
自
然
流
露
。﹂
︱
信

然
！

（
《
余
光
中
的
詩
》
之
六
）

《敲打樂》——悲壯之作

有
讀
者
問
：
延
至
一
歲
後
才
讓
孩
子
打
針
，

背
後
有
何
理
據
？

我
之
前
談
過
延
後
打
針
，
讓
孩
子
的
免
疫
系

統
成
熟
一
點
，
能
分
辨
什
麼
是
好
是
壞
，
可
大

大
減
低
敏
感
的
機
會
︵
所
謂
敏
感
就
是
身
體
不

分
善
惡
，
將
花
生
、
花
粉
等
都
以
為
是
外
敵
，
作
出

不
必
要
，
如
發
炎
等
反
應
︶
。

延
後
打
針
在
外
國
頗
普
遍
，
世
衞
文
件
中
，
初
生

的
免
疫
針
反
應
大
多
至
兩
歲
才
成
熟
。
其
一
是
母
乳

的
抗
體
會
抵
制
針
裡
的
菌
，
令
其
不
能
正
常
運
作
。

我
之
前
談
輪
狀
疫
苗
已
說
過
，
專
家
建
議
接
種
者
不

餵
人
奶
，
好
讓
針
裡
的
病
毒
能
發
揮
作
用
。
其
二
是

一
歲
前
的
抗
體
通
常
在
數
月
後
會
消
失
，
也
所
以
為

何
要
不
斷
打
加
強
針
。

那
為
什
麼
要
孩
子
這
麼
早
就
接
種
疫
苗
呢
？
有
一

醫
生D

r.M
ichaelG

aeta

就
跟
一
個
不
肯
開
名
的
免

疫
專
家
談
過
︵
有
錄
音
，
但
沒
有
披
露
名
字
︶
，
問

他
為
何
要
未
能
製
造
持
久
抗
體
的
寶
寶
在
出
生
、
二

個
月
、
四
個
月
、
六
個
月
大
時
接
受
疫
苗
接
種
？
對

方
表
示
是
因
為
要
家
長
習
慣
帶
寶
寶
到
診
所
，
因
為

最
重
要
的
一
歲
檢
查
及
接
種
是
不
能
有
失
的
。

其
實
這
個
說
法
跟
很
多
免
疫
專
家
不
謀
而
合
，
他

們
說
寶
寶
是
很
少
生
病
的
，
製
造
抗
體
，
身
體
必
然

要
打
仗
，
發
炎
更
是
難
以
避
免
，
故
此
身
體
多
靠
母

乳
來
保
護
，
自
身
很
少
作
出
反
應
保
護
自
己
，
因
為

任
何
炎
症
對
發
展
中
的
器
官
都
會
帶
來
傷
害
。
這
除

了
說
明
免
疫
針
於
一
歲
前
只
能
提
供
很
短
時
間
的
保
護
外
，
也

會
令
身
體
發
炎
而
受
到
損
傷
，
包
括
神
經
、
腸
胃
、
呼
吸
道

等
︱
重
則
自
閉
，
輕
則
敏
感
。

很
多
人
說
，
大
部
分
人
不
是
好
端
端
的
嗎
？
除
了
是
體
質
影

響
，
例
如
有
些
寶
寶
的
體
格
較
強
健
，
血
腦
屏
障
已
生
得
較

好
，
腸
胃
的
吸
收
亦
已
懂
選
擇
外
，
也
因
為
母
乳
阻
擋
了
不
少

病
原
。
而
且﹁
好
端
端﹂
的
定
義
不
可
能
與
沒
有
接
種
疫
苗
的

情
況
作
比
較
。
我
家
孩
子
一
個
有
去
中
醫
清
針
毒
；
一
個
沒
接

種
疫
苗
，
兩
個
的
重
量
和
高
度
都
比
同
齡
孩
子
優
勝
。
長
子
上

學
後
也
比
同
學
較
少
生
病
，
而
我
們
兩
夫
婦
根
本
不
是
特
別
高

或
健
壯
。
這
都
是
親
身
的
一
點
觀
察
。

疫
苗
當
然
不
是
自
閉
及
敏
感
，
乃
至
產
生
濕
疹
的
唯
一
原

因
，
但
有
專
家
比
喻
疫
苗
像
電
池
，
令
有
其
他
環
境
及
遺
傳
因

素
造
成
的
自
閉
及
敏
感
成
事
。
一
美
國
朋
友
提
出
，
先
不
談
疫

苗
是
否
有
效
，
十
幾
年
前
選
擇
為
孩
子
接
種
疫
苗
，
那
時
自
閉

率
是1/10000

，
針
亦
較
少
。
現
在
比
率
最
低
的
州
份
已
達1/

175

，
平
衡
染
上
疫
苗
聲
稱﹁
預
防
到﹂
的
病
，
與
禍
及
一
生
的

自
閉
及
敏
感
之
間
，
父
母
該
如
何
選
擇
？

一歲以下適合打針？
路地
觀察
湯禎兆

驚
聞
吳
綺
莉
涉
虐
女
及
藏
毒
被
捕
，
她
的
十
五
歲
女

兒
卓
林
於
十
一
號
向
學
校
報
稱
被
母
親
打
傷
，
校
方
報

案
，
警
方
上
門
拘
捕
吳
綺
莉
，
現
准
以
二
千
元
保
釋
候

查
。
消
息
傳
出
，
眾
所
譁
然
。
吳
綺
莉
是
單
親
媽
媽
，

獨
力
撫
養
卓
林
，
相
依
為
命
，
母
女
感
情
甚
佳
，
怎
會

虐
打
女
兒
，
更
要
鬧
上
警
署
。

有
指
吳
綺
莉
與
卓
林
母
女
關
係
良
好
，
但
因
吳
綺
莉
有
在

家
中
飲
酒
的
習
慣
，
卓
林
擔
心
母
親
健
康
，
屢
次
勸
阻
，
但

情
況
未
有
因
而
改
善
，
卓
林
有
感
憑
她
個
人
能
力
，
勸
不
服

母
親
，
又
怕
酗
酒
問
題
會
影
響
母
親
健
康
，
唯
有
向
就
讀
的

學
校
老
師
及
社
工
反
映
，
且
指
曾
遭
母
親
打
，
校
方
為
卓
林

安
全
起
見
，
決
定
報
警
處
理
。

香
港
娛
樂
版
大
肆
報
道
事
件
，
有
報
章
更
在
要
聞
版
作
頭

條
報
道
，
完
全
是﹁
名
人
效
應﹂'
，
對
吳
綺
莉
很
不
公
平
。

如
果
她
不
是
吳
綺
莉
，
誰
會
有
工
夫
去
理
會
一
件
還
有
疑

團
未
解
的
案
件
，
傳
媒
更
不
會
作
大
字
標
題
報
道
。

例
如
警
方
仍
未
確
定
搜
出
的
是
不
是
毒
品
，
又
未
確
定

﹁
毒
品﹂
屬
於
誰
，
警
方
要
先
核
對
指
紋
及
憑
現
場
證
據
才

能
鎖
定﹁
物
主﹂
，
但
報
道
已
給
外
界
先
入
為
主
的
印
象
，

就
是
吳
綺
莉
藏
毒
。

其
實
過
去
一
年
，
看
了
這
麼
多
關
於
涉
毒
新
聞
都
知
道
，

如
果
有
人
半
年
內
吸
過
毒
，
只
要
拿
其
尿
液
或
頭
髮
樣
本
去

化
驗
，
馬
上
便
有
答
案
。

另
外
，
卓
林
雖
然
要
入
院
驗
傷
，
但
無
表
面
傷
痕
，
不
像
在
報
上
看

到
的
虐
兒
新
聞
圖
片
，
孩
子
被
打
得
遍
體
鱗
傷
，
而
且
卓
林
已
十
五

歲
，
身
形
跟
吳
綺
莉
差
不
多
，
有
足
夠
的
反
抗
能
力
。

可
是
吳
綺
莉
暫
時
卻
不
可
接
觸
卓
林
，
顯
得
事
態
嚴
重
，
有
點
不
尋

常
。吳

綺
莉
現
任
電
台
及
電
視
主
播
，
事
件
或
對
她
形
象
和
工
作
造
成
影

響
，
隨
時
令
她
失
業
。

相
信
未
來
一
星
期
，
事
件
會
不
斷
發
酵
，
成
為
娛
樂
版
和
周
刊
的
頭

條
，
更
會
出
現
很
多
不
同
炒
作
的
版
本
，
少
不
免
會
扯
到
成
龍
身
上
。

吳綺莉涉虐女藏毒 翠袖
乾坤
查小欣

一
位
朋
友
混
得
風
生
水
起
，
得
益
於
他
對
自

己
命
格
的
了
解
。
五
行
當
中
，
水
是
他
命
格
的

用
神
，
即
可
以
提
升
其
運
勢
的
重
要
元
素
。
因

此
幾
年
前
，
他
咬
着
牙
籌
了
一
筆
錢
，
開
了
一

間
水
族
館
，
每
天
看
着
魚
兒
在
水
裡
浮
浮
沉
沉

還
不
夠
，
空
餘
時
間
還
去
潛
水
、
游
泳
。
他
本
來
是

為
了
命
格
而
培
養
這
些
興
趣
，
但
後
來
卻
由
衷
地
喜

愛
它
們
。
這
令
人
不
得
不
感
歎
他
的
運
氣
︱
找
到

一
些
既
是
自
己
喜
愛
，
又
利
於
命
格
的
愛
好
。

更
妙
的
是
，
他
娶
了
一
個
身
形
較
為
肥
胖
的
妻

子
。
我
曾
在
專
欄
中
介
紹
過
，
人
的
身
形
可
分
為

木
、
火
、
土
、
金
、
水
五
形
，
相
學
口
訣
有
云
：

﹁
木
瘦
金
方
水
主
肥
，
土
形
敦
厚
背
如
龜
。﹂
他
妻

子
的
身
形
，
恰
恰
應
了
水
的
相
學
。
這
賢
妻
幫
他
把

生
意
打
理
得
妥
妥
當
當
，
又
大
方
得
體
。
她
溫
柔
而

自
信
，
沒
有
半
點
為
體
形
而
自
卑
的
意
思
。

朋
友
的
命
運
正
是
巧
借
命
運
的
格
局
，
令
自
己
如

魚
得
水
。
玄
學
的
本
質
便
是
如
此
，
冥
冥
之
中
自
有

安
排
，
再
藉
助
人
力
推
動
便
成
事
，
這
追
溯
到
甲
骨
文
時
代
亦

可
見
一
斑
。

與
占
卜
有
關
的
字
如﹁
兆﹂
、﹁
卜﹂
等
，
大
家
聽
得
不

少
。
當
初
這
些
字
的
造
字
過
程
，
就
是
一
種
聽
天
由
命
的
結

果
。
據
中
國
古
代
文
字
的
研
究
記
載
，
甲
骨
文
的
產
生
可
追
溯

到
殷
代
。
當
時
殷
王
有
一
個﹁
智
囊
團﹂
、﹁
預
言
家
團

隊﹂
，
名
為
貞
人
集
團
，
由
一
些
知
識
分
子
組
成
。
貞
人
占
卜

時
，
把
骨
頭
做
成
的
板
，
放
到
火
上
，
骨
板
經
過
高
溫
灼
燒
，

出
現
裂
紋
，
形
似
現
在
的﹁
卜﹂
字
。
而﹁
卜﹂
一
向
左
、
一

向
右
組
成
的
字
，
就
是﹁
兆﹂
的
原
字
。
這
兩
個
字
經
過
時
間

推
移
，
歷
經
金
文
、
大
篆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等
等
字
體
變

化
的
洗
禮
，
就
變
成
了
今
日
的
字
體
形
態
。

以
占
卜
形
式
造
出
需
要
的
字
；
以
命
格
為
參
考
而
培
養
自
己

的
情
趣
，
冥
冥
之
中
，
一
切
自
有
安
排
。

命「水」注定

琴台
客聚
彥 火

天言
知玄
楊天命

一九八零年，在幹過十三年農活後，父親獲平
反，重返工作崗位。對於普通人而言，十三年也
許不算太長，只是人生的一個環節而已。然而，
對於父親而言，十三年是何等的漫長，簡直比別
人一輩子，甚至幾輩子還長。尤其是這十三年，
正處於他人生的黃金時期，他落難那年才三十出
頭，重返工作崗位時已接近五十歲，這樣的人生
經歷對於每個人而言都是無以言喻的，簡直是人
性和命運的雙重摧殘；對於我們家每個人而言，
也是如此。那個時候，我們的家庭處於最黑暗的
時期。
父親人生出現重大的轉折，客觀地說有以下幾
個原因：一是時代造成的；二是自己造成的。在
那個畸形的年代裡，許多人的命運都受到了扭
曲，而那種扭曲是不由自主的，甚至是無可避免
的。也就是說，發生在哪個人身上都不知道，但
肯定要有一部分人，甚至一代人的青春和命運要
陪葬。這就是歷史，這就是畸形的年代所必須付
出的代價。個性方面的原因，俗話說得好，槍打
出頭鳥，說的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如果當年的父
親不那麼鋒芒畢露，又存有那麼明顯的人性弱
點，也許他的命運就會完全不同，但是誰又能主
宰命運呢？父親原本是個非常有理想的人，學生
時代成績一直名列前茅，以至一路保送上師範學
校，不用考試。在院校時，以優秀成績引起學校
重視，連當時中央領導下訪，他也是受接見者之
一，甚至還得到該領導高度重視，有意重點培
養。誰料一場浩劫，讓夢斷於斯。
一般人很難想像，在那短暫而又漫長的十三年
裡，父親和我們的家庭度過了怎樣的艱辛，又經
歷了多少挫折和考驗。其艱苦無以言喻。儘管如
此，十三年後，我們全家終於又迎來了希望和曙
光。父親平反前一年，我的爺爺（其實是外公）

去世了，此前曾聽過一位算命先生說過，我的爺
爺去世後，父親的案情就會解決，果然應驗，莫
非冥冥中自有天意的安排？可天底下有誰能解開
其中的奧秘？
父親在特殊的年代裡，因歷史和個性原因蒙受

冤屈；而爺爺是在最困難的年代，遭受太多的變
故而身心疲憊的。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其實是人生
定律，不值得太奇怪。事實上，外公過世後，留
給我的印象是很深刻的，而我對他的命運其實是
充滿人性的同情的。當然，這是後來的事情。
話說回來，父親的冤情得到昭雪後，我家屋裡

屋外又都充滿陽光，那些會微笑的陽光又都跑出
來蕩漾在臉上，也因此一掃過去黑暗日子裡的陰
霾，心靈的負擔頓時減輕了許多；也因此可以把
這次的改變視為我家重大的轉折。而這就是命運
嗎？如果人的命運都要遭受到如此折騰，那麼生
命也未免太殘酷了。
不過，進而思之，世間萬物何嘗不是如此？如
果萬物有靈的話，風雨雷電、陰晴圓缺，包括白
天黑夜、日月循環等，何嘗不是另一種折磨或考
驗？
人逢喜事精神爽。當好運氣到來時，想擋也擋
不住是一回事，關鍵是會掃掉一切不愉快。我們
家當時就是那個樣子，父親的冤情得到昭雪後，
親戚朋友們又開始有往來了，而且每次見面總是
掛着笑臉，好像他們的臉上也都堆滿了會微笑的
陽光一樣。這是我看到的親戚朋友們的第二張笑
臉。
我看到的親戚朋友們的第三張笑臉又是陰的，

其實這也是可以理解的。那個時候，親戚朋友們
的日子大都還很苦，一年到頭，每天起早摸黑下
地幹活，到頭來精疲力竭不說，始終盼不到好日
子，生活的重擔仍壓在身上，因此，當他們看到

父親冤情昭雪後，便認定我家必獲得了一筆錢，
於是常有人伸手過來要借錢。實際上，父親冤情
雖昭雪，但獲得的補貼卻很少，根本談不上什
麼。儘管如此，我們家已是高興萬分，可有些人
就不理解，也不相信，於是臉色就由晴轉多雲
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過於父親的兄長，也就
是我的大伯父，專程走很遠的路來要錢，要不到
就大吵大鬧，出盡洋相，兄弟間的感情也因此再
次受損。
說起我這個大伯父，我還想要多說幾句。當年

父親娶我母親時，父親原本是有些嫁妝給母親
的，可大伯父卻跟父親爭嫁妝，包括金銀首飾
等，那些原本都是父親平時省吃儉用積攢下來
的，我真想不通大伯父跟父親爭嫁妝有什麼正當
理由，不過，這些其實都不重要，人在貧窮的時
候，任何貪婪的嘴臉都會顯露出來。換句話說，
人有時候是不該責怪這種事情，因為這是沒辦法
的事。
不久之後，我家又迎來了一件大喜事，即按政
策規定，教師家屬子女都可以「農轉非」，這事
情在當時的人們看來簡直是天大的喜事，事實上
也是如此，我們家做夢也沒有想到，會迎來如此
的命運轉機。說實在話，當時的農村都被苦日子
嚇怕了，「農轉非」意味着我們家從此可以擺脫
「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苦日子，這是多麼難得的
一次大轉運。記得，當時周圍的人們無不投來羨
慕的目光。
現在可能有些人不知道或無法體會到，當時的
「農轉非」意味着什麼。說白了，「農轉非」的
意思就是可以讓一個農民變為居民，而居民可以
不用勞作，就可以享受每月分配糧油等的待遇，
也就是說再也不用為每日三餐的糧油犯愁了，這
是多麼昂貴的恩賜啊！至今我還記得，當我們家
第一次領到那本紅色糧油證時，全家無不沉浸在
無比幸福和溫暖之中，心下想，好日子終於到來
了。
然而，歷史總是非常喜歡開玩笑或作弄人的。
現在的居民除了意味着或是指失去土地的那一部

分人之外，別無其他作用。也就是說，當時我家
若沒有「農轉非」，或許現在還可以像其他農民
兄弟一樣分到一大片土地，然後或耕作或轉租或
改變用途，豈不活得更有依據？歷史就是這麼讓
人哭笑不得，並且猝不及防。
如今，父親雖然上了年紀，有些老邁，但我還
能從他的一舉一動看見他內心深處的夢想。年輕
時候的父親很想出人頭地，但時運不濟，結果栽
了個大觔斗，隨之，剛發芽的夢想被掐斷了。年
邁時，父親感受到新時代的溫暖，內心深處的夢
想又開始萌芽了，可見每個人都是有夢想的，一
旦扎下根來，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然而，
夢想也是有時代性的。如今父親內心最大的夢想
並不是自己，也並不指望我這個兒子能風風光
光，而是希望家庭能順順利利、和和美美。也
許，這不算什麼夢想，只是老年人內心共同的希
望罷了。但如果說還有其他夢想，那就是盼望子
孫上進，將來能有出息，幹一番事業。
至此我終於明白了一件事情，上了年紀的父母
總把自己沒有能實現的夢想，寄託給下一代，而
且一代勝過一代。其實，這不正是每個人的中國
夢嗎？換個說法，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中國夢，而
這個夢其實是共同的，那就是希望國家富強，人
民安康，社會穩定，和平共進！

父親的中國夢

百
家
廊

盧
一
心

因
為
內
人
在
路
上
撿
到
一

隻
貓
，
養
了
一
天
之
後
，
找

回
牠
的
主
人
，
從
此
和
貓
的

主
人
交
上
了
朋
友
。
這
位
新

朋
友
，
因
為
常
常
要
到
北
京

出
差
去
為
餐
廳
設
計
裝
潢
，
所
以

偶
而
會
把
貓
託
養
在
我
們
家
幾

天
。
最
近
，
他
又
前
往
北
京
出

差
，
回
來
時
帶
給
我
們
一
份
大

禮
︱
北
京
的
芥
末
墩
。

他
怎
麼
會
想
到
芥
末
墩
的
？
原

來
是
內
人
和
我
多
年
前
到
北
京
時

吃
過
，
後
來
又
在
馬
會
的
餐
廳
吃

到
，
覺
得
美
味
異
常
，
所
以
託
他

帶
回
。
他
說
他
根
本
不
知
道
甚
麼

是
芥
末
墩
，
到
了
北
京
便
問
下
屬

知
不
知
道
。
北
京
人
哪
有
不
知
道

這
種
最
平
民
的
食
品
？
於
是
帶
了

二
十
墩
回
來
。

我
們
立
即
下
麵
條
，
沒
有
炸

醬
，
不
能
做
炸
醬
麵
，
但
有
台
灣
的
芝
麻

醬
，
於
是
邊
吃
麻
醬
麵
，
邊
吃
芥
末
墩
，
覺

得
真
是
美
味
無
窮
。
因
為
春
天
吃
芥
末
墩
，

是
最
好
的
時
候
。
大
白
菜
在
冬
天
採
收
後
，

洗
乾
淨
，
視
個
人
喜
愛
橫
切
成
二
厘
米
到
六

厘
米
左
右
厚
度
的
圓
形
菜
墩
，
碼
在
漏
勺
裡

用
開
水
澆
燙
幾
下
，
讓
菜
變
軟
之
後
，
再
擰

乾
後
塗
上
芥
末
糊
，
碼
放
在
小
盆
中
蓋
上
蓋

子
，
平
常
就
放
上
五
六
天
便
可
食
用
，
如
果

想
快
，
就
把
小
盆
置
於
爐
旁
悶
上
半
日
，
然

後
放
涼
一
天
，
即
可
食
用
。

芥
末
糊
的
做
法
，
是
把
芥
末
放
在
碗
裡
，

加
進
滾
水
，
順
時
針
方
向
一
邊
攪
拌
，
一
邊

加
入
白
醋
、
白
糖
、
鹽
、
麻
油
即
成
。
芥
末

墩
吃
起
來
既
爽
口
，
更
在
甘
甜
中
帶
着
衝
鼻

的
芥
末
香
，
又
酸
酸
甜
甜
的
，
比
起
從
前
吃

到
現
在
已
在
市
場
上
消
失
的﹁
攻
鼻
辣
菜﹂

更
過
癮
。
中
醫
說
芥
末
糊
有
利
通
五
臟
、
開

胃
、
化
痰
、
發
汗
和
利
氣
等
功
能
，
所
以
這

芥
末
墩
是
涼
菜
裡
的
首
席
。

從
前
的
北
京
小
報
，
介
紹
芥
末
墩
時
，
據

說
還
引
了
名
畫
家
張
大
千
也
愛
吃
，
表
示
這

不
單
是
平
常
老
百
姓
的
涼
菜
，
更
別
具
雅

致
。 芥末墩 隨想

國
興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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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八十年代「農轉非」是一大樂事。
網上圖片


